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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闌
人
靜
，
重
聽
一
九
九
九
年
張
國
榮
接
受
我
訪

問
的
錄
音
聲
帶
，
是
張
國
榮
最
後
一
次
接
受
我
訪

問
，
一
切
恍
如
昨
天
，
他
的
風
采
、
魅
力
、
佻
皮
、

哀
傷
、
憤
怒
、
開
懷
、
無
奈
、
苦
澀
、
憐
惜
、
溫

柔
、
滿
足
的
樣
子
歷
歷
在
目
，
勾
起
無
限
思
念
。

自
九
○
年
從
溫
哥
華
回
歸
復
出
後
，
他
盡
量
不
接
受
訪

問
，
簽
約
唱
片
公
司
在
合
約
上
定
明
﹁
不
做
宣
傳
﹂，
能
做

到
這
個
訪
問
是
上
天
的
安
排
。

九
九
年
十
月
中
旬
一
個
晚
上
在
半
島
酒
店
巧
遇
他
，
他

和D
affy

︵
唐
鶴
德
︶
跟
兩
位
男
性
朋
友
在
喝
夜
茶
，
當
時

他
已
很
低
調
，
很
多
榮
迷
都
很
想
知
道
他
的
近
況
，
我
過

座
跟
他
招
呼
，
他
禮
貌
地
站
起
來
，
我
說
：
﹁
誠
意
邀
請

你
做
訪
問
，
不
知
有
沒
有
這
個
榮
幸
？
﹂

L
eslie

露
出
迷
人
的
笑
容
：
﹁
別
這
樣
說
，
但
我
現
在
已

不
做
訪
問
了
。
﹂

﹁
你
先
別
推
我
，
我
等
你
。
﹂

過
了
約
五
分
鐘
，
他
走
過
來
我
們
的
長
餐
桌
，
能
近
距

離
接
觸
一
位
巨
星
，
大
夥
兒
又
驚
又
喜
，L

eslie
不
是
走
向

我
，
而
走
向
我
妹
妹
，
在
她
身
後
將
雙
手
放
在
她
肩
膊
上

說
：
﹁
好
，
答
應
你
。
﹂
現
場
燈
光
昏
暗
，
他
認
錯
與
我
髮
型
一
樣
的

妹
妹
是
我
，
妹
妹
開
心
得
發
暈
，
工
作
上
嚴
謹
的
張
國
榮
，
在
生
活
小

節
上
會
擺
小
烏
龍
，
令
已
晉
神
級
的
他
更
可
親
。

當
時
他
拖
㠥
我
雙
手
說
：
﹁
我
不
想
去
電
台
做
這
個
訪
問
，
和
不
想

講
私
事
。
﹂

答
應
他
，
訪
問
約
在
唱
片
公
司
，
不
提
私
事
還
是
提
了
，
自
他
離
世

後
，
訪
問
內
容
引
大
家
最
大
關
注
的
是
，
他
說
：
﹁
我
不
想
死
，
我
很

怕
死
，
我
還
沒
想
死
！
﹂

這
幾
句
話
的
前
文
後
理
是
這
樣
的
：
﹁
這
麼
多
年
來
我
最
開
心
是
：

現
在
。

但
我
一
直
都
是
向
前
看
的
。
我
覺
得
作
為
藝
人
，
經
常
覺
得

我
是
最
棒
的
，
我
什
麼
都
有
了
，
我
什
麼
都
不
要
了
。
那
麼
便
死
之

了
。
我
不
想
死
，
我
很
怕
死
，
我
還
沒
想
死
。
我
現
在
努
力
工
作
，
我

是
很
鍾
意
工
作
的
。
我
很
怕
張
開
眼
沒
事
可
幹⋯

⋯

﹂

深
信
他
是
不
想
的
，
是
抑
鬱
症⋯

⋯

百
家
廊

王
　
珍

張國榮不想死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提
起
周
有
光
老
，
不
能
不
談
他
對
文
字
改
革
的

功
勞
。

周
老
對
我
說
，
語
文
現
代
化
，
主
要
包
括
三
方

面—
—一

是
推
廣
普
通
話
，
今
天
普
通
話
基
本
上
推
廣

了
，
但
當
時
推
廣
的
阻
力
是
很
大
的
；

第
二
件
事
是
簡
化
漢
字
，
漢
字
需
要
一
個
標
準
；

第
三
件
事
就
是
制
定
中
文
拼
音
方
案
，
因
為
當
時
世

界
已
進
入
航
空
時
代
，
首
先
地
名
要
標
準
化
，
國
際
上

已
要
求
全
世
界
羅
馬
字
的
拼
法
要
標
準
化
，
所
以
也
是

碰
上
了
國
際
需
要
。

周
老
說
，
其
實
我
們
已
經
有
了
注
音
字
母
，
就
是
趙

元
任
搞
的
﹁
國
語
羅
馬
字
﹂，
非
常
好
，
但
是
太
複
雜

了
，
推
廣
不
了
，
外
國
人
也
學
不
會
，
所
以
需
要
重
新

制
定
一
個
拼
音
方
案
。

周
老
說
：

二
十
六
個
字
母
看
起
來
很
簡
單
，
實
際
上
很
複
雜
，

所
以
人
家
跟
我
們
講
笑
話
，
你
們
太
笨
了
，
二
十
六
個

字
母
搞
了
三
年
，
哈
哈
。
我
說
不
是
三
年
，
三
年
搞
好

後
，
要
申
請
成
為
國
際
標
準
，
所
以
我
就
去
參
加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的
會
議
，
又
開
了
三
年
的
會
，
巴
黎
開

會
、
南
京
開
會
、
波
蘭
開
會
，
開
了
很
多
次
國
際
會

議
，
最
後
定
為
標
準
。
後
面
的
這
三
年
人
家
不
知
道
，

所
以
其
實
一
共
搞
了
六
年
才
定
下
來
。

當
時
在
申
請
過
程
中
，
英
美
反
對
聲
音
最
大
。
因
為

他
們
要
改
掉
原
先
已
有
的
要
花
很
多
錢
。

比
如
，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的
編
目
要
都
改
成
拼
音
，
要
花
兩
千

萬
美
元
，
當
時
說
沒
有
錢
。

﹁
我
說
沒
有
錢
不
要
緊
，
等
你
有
錢
了
再
改
，
隔
了
兩
年
，
他

們
有
錢
了
。
﹂
周
老
回
想
起
往
事
，
不
是
欷
歔
，
而
是
樂
不
可

支
，
笑
得
像
個
小
孩
。

現
在
的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編
目
都
改
用
拼
音
了
。
中
文
拼
音
也

成
為
了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的
橋
樑
。

很
多
外
國
人
看
望
周
老
，
由
衷
地
感
謝
，
他
們
說
如
果
沒
有
拼

音
，
他
們
來
中
國
就
很
不
方
便
。

今
天
在
台
灣
、
香
港
，
還
有
海
外
都
還
在
用
繁
體
字
，
台
灣

﹁
總
統
﹂
馬
英
九
說
過
，
要
把
繁
體
字
申
遺
。

海
外
有
些
人
認
為
在
古
籍
研
究
方
面
不
好
用
簡
體
字
，
也
有
些

議
論
認
為
簡
體
字
影
響
了
漢
字
的
形
象
美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周
老
說
，
其
實
漢
字
簡
化
，
並
不
是
要
廢
除

繁
體
字
，
只
是
我
們
需
要
一
個
標
準
，
在
中
國
，
簡
化
和
標
準
化

是
一
碼
事
。

沒
有
這
個
標
準
，
今
天
的
電
腦
就
不
好
辦
了
。

﹁
我
們
做
了
一
個
實
驗
，
就
是
讓
沒
有
見
過
繁
體
字
的
高
中
生

到
圖
書
館
，
請
他
們
看
繁
體
字
的
書
，
第
一
遍
看
不
懂
，
看
第
二

遍
，
許
多
都
懂
了
，
看
第
三
遍
，
完
全
都
懂
了
。
什
麼
道
理
呢
？

因
為
這
個
標
準
簡
化
字
和
繁
體
字
是
有
關
係
的
。
﹂

周
老
說
：

每
一
個
簡
化
字
都
是
有
來
源
的
，
大
部
分
簡
化
字
都
是
古
代
就

有
的
，
來
自
先
秦
的
有
百
分
之
十
五
，
魏
晉
的
有
百
分
之
六
，
元

代
的
有
百
分
之
十
八
九
，
後
來
造
的
是
很
少
幾
個
字
。

周
老
舉
例
說
：
例
如
，
遭
人
批
評
最
多
的
，
就
是
﹁
后
﹂
字
，

說
又
是
皇
后
的
﹁
后
﹂，
又
是
前
後
的
﹁
后
﹂，
糊
裡
糊
塗
地
搞
在

一
起
。

周
老
翻
查
了
古
書
給
我
看
。
他
說
，
其
實
這
個
﹁
后
﹂
字
，
古

書
上
就
有
，
︽
大
學
︾
裡
有
﹁
知
之
而
后
定
﹂，
一
連
就
用
了
幾

個
﹁
后
﹂
字
。

有
人
說
到
圖
書
館
找
︽
后
㝹
書
︾
找
不
到
，
因
為
這
三
個
字
都

簡
化
了
，
其
實
這
三
個
字
也
都
是
古
代
就
有
的
。

周
老
說
，
﹁
海
外
人
士
的
反
對
有
些
是
有
道
理
的
，
有
些
是
不

了
解
情
況
的
，
我
想
這
是
個
學
術
問
題
，
開
學
術
會
議
討
論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
﹂

︵︽
周
有
光
印
象
記
︾
之
五
︶

簡體字多來自古書
彥　火

琴台
客聚

據
花
旗
銀
行
統
計
，
香
港
有

六
十
萬
人
擁
有
百
萬
流
動
資
產

︵
即
現
金
︶
，
因
此
說
香
港
的

﹁
百
萬
富
翁
﹂
多
了
。

現
在
有
百
萬
元
的
資
產
算
不

算
富
翁
？
這
是
一
個
十
分
現
實
的
問

題
。
現
在
的
樓
價
，
並
非
什
麼
豪

宅
，
就
是
一
些
二
三
手
樓
，
每
平
方

英
呎
，
也
都
超
過
一
萬
元
。
那
麼
，

百
萬
富
翁
只
能
用
他
的
資
金
買
一
百

英
呎
的
﹁
㜜
房
﹂
。
﹁
富
翁
﹂
住
㜜

房
，
這
不
是
開
玩
笑
嗎
？

一
九
四
七
年
，
我
剛
大
學
畢
業
，

到
香
港
工
作
。
那
時
候
一
個
豬
仔

包
，
賣
一
角
錢
，
一
碗
雲
吞
麵
，
四

毛
。
看
電
影
，
前
座
四
毛
、
後
座
七

毛
。
最
貴
的
算
是
衣
服
。
港
英
當
局

於
是
推
出
所
謂
﹁
公
價
恤
衫
﹂，
每
件

十
二
元
。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我
租
住
跑

馬
地
綿
發
街
一
層
唐
樓
，
實
用
面
積
大
約
七
百
來

呎
，
三
房
一
廳
。
業
主
見
我
交
租
準
時
，
曾
勸
我

把
它
買
下
，
開
價
只
是
二
萬
七
千
元
。
如
果
留
到

今
天
，
以
跑
馬
地
地
價
計
，
起
碼
值
六
七
百
萬
。

你
看
，
地
產
貴
了
多
少
倍
，
是
三
百
倍
！

衣
食
住
行
，
以
住
的
漲
價
最
厲
害
，
足
逾
百
倍

到
幾
百
倍
。
那
時
候
坐
巴
士
和
電
車
，
也
就
是
幾

毛
錢
，
現
在
漲
了
十
倍
左
右
。
衣
服
價
格
漲
幅
不

大
，
今
天
那
件
十
二
元
的
公
價
恤
衫
，
也
不
過
是

百
把
元
左
右
吧
。
食
的
也
許
貴
了
幾
十
倍
，
最
厲

害
的
是
住
宅
。
造
成
今
天
社
會
矛
盾
激
化
，
年
輕

人
為
蝸
居
張
羅
，
就
是
地
產
這
隻
﹁
老
虎
﹂。

說
有
六
十
萬
人
升
級
為
﹁
百
萬
富
翁
﹂，
可
能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無
自
置
住
所
者
。

就
是
在
這
一
次
統
計
中
，
有
資
產
過
千
萬
的
這

三
萬
四
千
人
，
如
果
他
們
孤
注
一
擲
，
把
資
產
拿

去
買
樓
，
也
只
能
買
一
層
不
大
不
小
的
千
呎
建
築

面
積
以
內
的
中
級
樓
。

十
年
來
，
﹁
百
萬
富
翁
﹂
從
二
十
六
萬
升
至
六

十
萬
，
看
似
增
加
了
二
倍
多
。
但
這
十
年
，
通
貨

膨
脹
又
膨
脹
了
多
少
？
去
年
以
來
，
人
們
感
到

日
常
生
活
的
食
品
等
都
漲
得
很
厲
害
，
茶
樓
的

點
心
價
便
周
周
改
牌
，
未
知
專
家
們
統
計
過
沒

有
？

百萬不算是富翁
吳康民

生活
絲語

﹁
我
們
這
些
﹃
撈
偏
﹄
的
人
，
當
然
特

別
相
信
運
氣
及
玄
學
！
﹂
多
年
前
一
位
導

演
朋
友
對
我
說
。
根
據
天
命
了
解
，
拍
電

影
其
實
是
件
夙
夜
匪
懈
的
辛
苦
事
，
但
他

們
尚
且
如
此
相
信
運
氣
的
重
要
，
難
怪
電

影
︽
失
戀
自
作
業
︾︵
以
下
簡
稱
為
︽
失
︾︶
中

由
羅
拔
迪
尼
路
飾
演
、
只
靠
外
圍
賭
博
為
生
的

年
老
父
親
，
會
對
他
視
為
﹁
幸
運
之
子
﹂
的
兒

子
如
此
㠥
緊
。

簡
而
言
之
，
︽
失
︾
是
一
套
講
述
兩
位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相
遇
相
愛
的
愛
情
小
品
，
天
命
認
為

其
整
體
水
準
不
算
突
出
，
所
以
劇
情
細
節
無
謂

在
此
多
談
。
不
過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男
主
角

的
父
親
乃
是
位
深
信
只
要
有
兒
子
陪
伴
在
身
邊

看
球
賽
，
便
能
增
加
球
隊
取
勝
機
會
，
繼
而
助

他
贏
大
錢
的
賭
徒
，
倒
是
這
個
有
趣
的
人
物
令

我
印
象
特
別
深
刻
。
其
實
多
年
之
前
，
我
早
讀

過
一
本
訪
問
世
界
多
位
專
業
賭
徒
的
書
籍
，
他

們
不
少
也
不
約
而
同
地
承
認
有
﹁
手
氣
波
動
﹂

這
現
象
的
存
在
，
證
明
玄
學
指
出
人
有
命
運
這
一
點
，
絕

非
那
些
不
相
信
者
眼
中
的
無
稽
之
談
。

至
於
世
界
上
是
否
真
有
﹁
單
是
坐
在
那
裡
，
就
能
帶
旺

身
邊
人
運
氣
﹂
的
奇
人
存
在
呢
？
答
案
是
有
的
，
而
且
數

量
更
比
想
像
中
多
：
但
凡
八
字
身
弱
，
但
又
﹁
財
星
﹂
旺

的
朋
友
，
其
命
局
便
即
帶
有
如
此
的
特
性
。
皆
因
這
種

﹁
財
旺
身
弱
﹂
的
人
由
於
個
人
承
受
力
不
足
︵
這
就
是
八
字

身
弱
的
不
足
之
處
︶，
所
以
一
旦
﹁
財
星
﹂
過
旺
，
相
關
的

吉
氣
便
會
流
往
身
邊
人
，
繼
而
造
成
這
種
只
要
伴
隨
其
左

右
，
就
能
沾
得
好
財
運
的
有
趣
現
象
。

所
以
不
單
在
賭
博
之
時
，
其
實
找
夥
伴
合
作
營
商
，
也

不
妨
找
一
位
八
字
﹁
財
旺
身
弱
﹂
的
朋
友
，
那
麼
他
／
她

不
單
會
在
崗
位
上
付
出
勞
力
，
更
會
為
公
司
帶
來
財
政
上

的
提
升
，
絕
對
是
一
舉
兩
得
。

幸運之子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小
時
候
讀
詩
詞
，
讀

過
匈
奴
寫
的
悲
歌
，

﹁
亡
我
祁
連
山
，
使
我

六
畜
不
蕃
息
。
亡
我
焉

支
山
，
使
我
婦
女
無
顏

色
。
﹂
當
時
知
道
，
打
敗
匈

奴
的
是
漢
武
帝
時
代
的
大
將

霍
去
病
。
當
時
並
不
知
道
，

焉
支
山
亡
了
，
為
何
婦
女
無

顏
色
，
認
為
那
是
戰
敗
了
，

自
然
是
愁
雲
慘
霧
，
面
上
無

光
了
。

如
今
才
弄
清
楚
，
原
來
焉

支
山
又
名
胭
脂
山
，
山
上
開

滿
一
種
花
，
叫
做
紅
藍
花
，
現
代
的
名

字
是
紅
花
、
刺
紅
花
和
草
紅
花
。
是
一

種
菊
科
植
物
，
葉
是
藍
色
的
，
開
的
花

是
紅
黃
色
的
，
所
以
簡
稱
是
紅
藍
，
又

叫
燕
支
，
因
為
這
種
花
也
長
在
燕
國
，

汁
液
提
煉
成
可
以
化
妝
美
容
的
用
品
，

叫
做
燕
脂
。
匈
奴
的
焉
支
山
盛
產
紅
藍

花
，
所
以
亡
了
之
後
，
婦
女
就
沒
有
了

化
妝
用
的
紅
藍
，
也
就
是
沒
有
了
胭

脂
，
婦
女
就
失
去
原
有
的
顏
色
了
。

北
魏
時
代
的
賈
思
勰
在
︽
齊
民
要
術
︾

裡
有
說
過
如
何
利
用
鹼
性
溶
液
中
浸
泡

紅
花
，
再
用
布
袋
擠
出
花
汁
，
以
酸
性

溶
液
中
和
後
攪
拌
，
便
把
裡
面
的
黃
色

素
去
除
，
最
後
得
出
非
常
艷
麗
的
紅
色

素
，
做
成
細
小
的
餅
狀
，
便
是
胭
脂

了
。
現
代
的
胭
脂
已
經
沒
有
從
紅
花
中

提
煉
了
，
在
中
美
洲
有
一
種
胭
脂
蟲
。

成
蟲
體
內
含
有
洋
紅
酸
，
也
可
用
來
作

胭
脂
。

李
時
珍
曾
說
，
五
月
收
採
紅
花
子
，

洗
乾
淨
後
搗
碎
來
煎
汁
，
加
醋
來
拌
蔬

菜
一
起
吃
，
﹁
極
肥
美
﹂
云
云
。
紅
花

的
英
文
名
稱
是Safflow

er

，
讀
者
如
果

有
興
趣
，
不
妨
試
試
做
胭
脂
和
做
菜
，

可
以
當
作
親
子
活
動
的
科
學
實
驗
，
甚

至
自
己
從
種
籽
種
下
開
始
，
到
採
收
的

過
程
，
相
信
是
不
錯
的
家
庭
樂
趣
。

紅 花
興　國

隨想
國

去
到
︽L

ushL
ife

︾
的
終
章
第
八
節
，

一
般
的
群
像
劇
慣
性
地
都
會
把
各
線
交

匯
，
然
後
以
共
鳴
式
的
處
理
把
所
有
線

索
並
置
於
同
一
場
面
作
結
，
以
見
構
思

的
巧
妙
精
緻
云
云
。
但
伊
㝴
幸
太
郎
揚

棄
了
這
種
群
像
劇
的
﹁
傳
統
﹂
安
排
，
用
上

了
交
叉
走
位
式
的
聚
合
方
法
。

小
偷
黑
澤
的
Ｂ
線
，
本
來
於
０
至
７
章
負

起
交
代
命
案
後
第
二
天
情
況
的
功
能
，
但
在

終
章
卻
與
京
子
青
山
的
Ｄ
線
於
０
章
的
內
容

合
流
，
即
由
第
二
天
順
延
至
第
三
天
的
時

空
。
而
Ｄ
線
在
終
章
時
，
則
與
失
業
漢
豐
田

的
Ｅ
線
於
第
一
章
的
合
流
，
時
空
也
同
樣
由

第
三
天
順
延
至
第
四
天
。
新
宗
教
幹
部
塚
本

及
青
年
河
原
崎
的
Ｃ
線
，
在
終
章
則
與
Ｅ
線

的
第
七
章
合
流
，
時
空
也
由
第
一
天
過
渡
至

第
二
天
。
而
畫
商
戶
田
及
女
畫
家
志
奈
子
的

Ａ
線
，
最
終
才
遇
上
失
業
漢
豐
田
的
Ｅ
線
，

兩
者
同
屬
第
四
天
的
情
況
，
所
以
最
終
遇
上

乃
理
所
當
然
的
時
序
安
排
了
。

大
抵
讀
者
看
過
以
上
的
說
明
，
都
已
經
得

出
概
略
的
印
象
，
知
曉
當
中
作
者
所
把
弄
的

敘
事
詭
計
去
到
甚
麼
程
度
。
我
不
敢
說
伊
㝴

幸
太
郎
的
組
織
已
綿
密
至
神
級
水
平
，
反
過

來
個
別
的
安
排
其
實
仍
見
斧
鑿
的
痕
跡
，
例
如
就
手
槍

作
為
小
說
時
序
提
示
的
道
具
運
用
，
在
Ｂ
線
中
安
排
了

黑
澤
被
一
對
持
槍
的
老
夫
婦
打
劫
的
情
節
︵
第
二
章
︶，

明
顯
地
想
令
讀
者
誤
讀
，
從
而
以
為
與
Ｅ
線
中
豐
田
的

手
槍
混
淆
等
同
。
不
過
這
種
煞
有
介
事
的
故
弄
玄
虛
手

法
，
加
上
後
來
又
沒
有
任
何
呼
應
說
明
上
的
解
釋
，
自

然
難
免
構
成
一
種
整
體
上
的
閱
讀
遺
憾
。

只
不
過
我
想
強
調
，
伊
㝴
在
初
出
道
︵︽L

ushL
ife

︾

是
第
二
作
︶
已
經
能
夠
顯
示
出
無
比
的
勇
氣
及
決
心
，

去
挑
戰
小
說
的
既
定
法
則
，
這
一
點
不
是
一
般
的
流
行

小
說
作
家
，
所
具
備
的
視
野
及
魄
力
。
事
實
上
，
若
從

改
編
為
電
影
的
角
度
而
言
，
︽L

ushL
ife

︾
的
多
重
複
雜

錯
綜
結
構
，
同
時
又
緊
扣
命
案
時
空
發
展
的
鋪
陳
方

法
，
在
影
像
上
更
能
帶
來
懸
疑
及
反
思
的
趣
味
。

︽L
u
sh
L
ife

︾
只
曾
被
東
京
藝
術
大
學
學
生
組
成
的

O
rigam

iPR
O
D
U
C
T
IO
N
S

於
○
九
年
拍
成
電
影
版
，
由

於
未
曾
得
睹
故
未
能
置
評
，
但
從
文
本
上
而
言
已
肯
定

屬
於
非
常
吸
引
的
素
材
了
。

《LushLife》的詭計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舅舅來杭州玩，媽媽派我陪舅舅遊西湖。舅舅
說，他對桃紅柳綠、燈紅酒綠的一概不感興趣，
只想看看錢王祠。
舅舅陸阿高是寧波奉化鄉下的一個老農民，高

小（估摸是小學高年級吧）文化水平，斷文識
字，對文史頗有興趣。他用奉化方言，反覆地告
訴我說，錢王是「錢塘自古繁華」的奠基人，杭
州有今天的天堂美景和昌盛經濟，這絕對是少不
了錢王的高功厚德的。「他寧願俯首稱臣不稱
霸，為的就是一方百姓能免於戰亂，可以安居樂
業過上太平的日子啊！」
杭州的西湖邊兒，不管是哪個季節哪一天去，

總是人頭攢動。與之大相逕庭的是南山路上的錢
王祠，一樣是在西湖邊兒，卻門可羅雀。祠內冷
寂清靜，只有我琅琅誦讀碑文和詩詞楹聯的聲
音。繁體字的古文，我常常會卡殼，七旬老娘舅
雖然眼睛花了，看不清碑帖廊柱上的文字，但他
卻聽得非常仔細，幾乎是一字不漏，我的任何一
個細小的疏忽或者誤讀，他都會及時地提示或者
糾正。
這樣的朗讀、講解也給了我自己一次閱讀的機

會，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進錢王祠，雖然平日也時
常有路過，但這個耳熟能詳的錢王祠，對於我只
是公交車站的一個站頭名稱而已。這次陪舅舅遊
錢王祠後，才對其中的內容有了一個大概的了
解。
錢王叫錢鏐，852年3月10日生於臨安縣大官

山，家境貧窮，年輕時候做過鹽販子。後來到浙
西鎮將董昌手下當部將。黃巢起義軍攻打浙東
時，錢鏐用小股兵力保住了臨安（今浙江杭州）。
唐王朝認為他有功，封他為都指揮使，後來，又
提拔為節度使。
唐昭宗乾寧二年（895年）董昌叛唐稱帝，國號

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同年，唐朝封錢鏐為浙東
招討使，令其討伐董昌。但錢鏐起初感念董昌提
攜之恩，猶豫不決，而董昌卻聯合淮南楊行密偷

襲蘇州、杭州，最終使得錢鏐下定決心。乾寧三
年（896年）錢鏐攻克越州。董昌在被押赴杭州途
中，心存慚愧，投江自殺。錢鏐被任命為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治杭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
令。從此，錢鏐基本控制兩浙。
乾寧四年（897年）8月，鑒於錢鏐招討董昌有

功，唐昭宗特賜其金書鐵券，免本人九死或子孫
三死，這件鐵券後經宋代陸游、明代劉基等人為
其寫跋，還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
和清高宗等五位帝王御覽，也曾遺落民間，現保
存於浙江省博物館。光化三年（900年），為了表
彰錢王的功績，唐王朝派人取錢鏐畫像，懸於凌
煙閣。
錢鏐雖然英勇善戰，卻沒有像中原政權那樣四

處征討，擴充領地，而總是向中原政權稱臣，以
此作為和周圍割據勢力抗衡的資本。不管中原由
誰主政，他都納貢稱臣，以換取其支持，從而保
持本地的安定。後梁剛建立時，朱溫為回報錢鏐
尊他為中原正統皇帝，封錢鏐為吳越王，兼淮南
節度使。朱溫稱帝時，有人也勸錢鏐和朱溫斷絕
關係，登基稱帝。但錢鏐卻笑了笑說：「我怎麼
能再學孫權呢！」他一直向朱溫進貢，後來吳國
攻佔了虔州，錢鏐在陸地上進貢的道路被切斷，
他仍然命人走海路，很認真地盡這份義務。錢鏐
一直很清醒：吳越不過是亂世中的地方小政權，
自保尚可，要成大氣候則難。
後梁被後唐滅掉後，錢鏐又派出使者到洛陽進

獻貢物，同時請求後唐賜給金印，承認他的地方
政權。後唐的大臣們都認為錢鏐的要求太過分
了，主張拒絕他，但李存勖還是從大局㠥想，答
應了錢鏐的要求。錢鏐於是就自稱吳越國王，一
直活到了八十一歲，臨終不忘叮囑兒子們：「一
定要善事中原政權，千萬不要因為中原政權更替
頻繁而改變這個治國的大方針。」
在混戰割據的局勢下，吳越卻能富庶甲於東

南，這和錢鏐一直奉行「保境安民」治國策略有

關。錢鏐一直貫徹「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
國策。禮賢下士，廣羅人才；獎勵墾荒，發展農
桑。他開拓杭州城郭，營建宮殿，大興土木，悉
起台榭，有「地上天宮」之稱。特別是他興修水
利，修建錢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閘，防止海水回
灌，方便船隻往來。治理太湖，開鑿灌溉渠道，
疏浚西湖，整理鑒湖，建設蘇州、杭州城，開拓
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景，奠定了浙江
糧倉——杭嘉湖平原的堅實基礎。
錢鏐對杭州的貢獻㠥實是非同小可，2003年西

湖綜合保護工程中，錢王祠也完整地復建了，成
為西湖南線集遊覽觀賞、文化展示、歷史研究於
一體的園林景點。但幾次評選「新西湖十景」，錢
王祠都未能上榜。而之前，我常常撰寫家鄉杭州
山水的文章，吟詠蘇堤、白堤、楊公堤，歌頌蘇
東坡、白居易、楊孟瑛，卻從來都沒有提到過錢
鏐，甚至都不認識「鏐」字，只是人云亦云地跟
㠥誤念為「miù」。不由地杞人憂天起來：是不是
健忘的人們已經淡忘了這位杭州人民的大功臣？
於是，開始刻意地關注起這方面的信息來，

2008年10月21日美術工藝大師韓美林
設計的大型雕塑「錢王射潮」在杭州
濱江公園揭幕。映襯㠥錢塘江水，頭
戴戰盔的錢王側面亮相，一手擒㠥
弓，一手擺出射箭的樣子，彎弓欲
射，威武雄壯。整組雕像高29.6米，寬
48米，全採用性能優良的錫青銅鑄
造，總重量302噸，從設計到完成花了
兩年時間，雕塑創作靈感來自杭州民
間故事——錢王射潮。
原來，千年以來，兩浙的人民一直

在傳頌㠥錢王的功勞，他興修水利的
故事一直在流傳㠥。他是人們心目中
是可以戰勝「水妖」的神——海龍
王，只是他的真名錢鏐反而被淡忘
了。

最近收到臨安的朋友宓國賢送來他的家鄉特產
——山核桃，有奶油味和椒鹽味的手剝山核桃和
山核桃仁，香脆可口，那種獨特的味道在眾多新
年食品中脫穎而出，大受青睞。更讓我愛不釋手
的是這個叫做「東昇頌越」的山核桃品牌，以弘
揚吳越文化為己任，就地取錢王歷史題材為企業
的文化底蘊，禮品盒的包裝設計全都是錢鏐的故
事。如「滿堂花醉」，講述的是錢王禮賢下士的故
事，藉以表達了臨安人禮客天下，包容大氣的氣
質，一品獨香，滿堂花醉；而「陌上花開」則述
說㠥錢王在花開時節衣錦還鄉的細節：美麗富庶
的吳越國疆土，陌上花開。功德圓滿的錢王志在
高遠卻心懷故土，帶㠥濃郁的故鄉情結，回到了
父老鄉親們的中間⋯⋯
山核桃吃完了，可是那些精心設計的包裝盒我

一直捨不得扔掉，我一遍遍閱讀㠥：傳說錢鏐出
生時天空突現紅光，且相貌奇醜，父親本欲棄
之，但因其祖母憐惜，最後得以保全性命，因此
錢王小名「婆留」（「阿婆留其命」之義）。鏐也是
取「留」之讀音⋯⋯
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講述錢王的故事，有更

多的詩文雕塑來歌頌錢王的功績，讓更多的人時
時想起這些有恩於我們的功臣們，但願不認識錢
鏐的人只是孤陋寡聞，而忘記錢鏐更是杞人憂
天！

認識 錢鏐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杭州錢王祠。 網上圖片


